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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醫學系 楊捷淳 

作品名稱 心與雪的溫度 

第一章 

    自小學父母離異後，便跟著母親相依為命生活。「父親」這二字在我的印象裡，是既模

糊又令我恐懼的...... 

    半夜的爭吵聲、碗盤的破碎聲、自己的哭求聲，在我腦海中不斷迴響。日復一日，在

爭吵聲下驚醒，吼罵聲中沉睡。這個輪迴直到我十歲那年父母簽字離婚後才停止。 

    八年來，母親雖然經濟狀況不理想，她還是盡可能的不讓我的成長經歷有任何缺憾。

她兼了餐廳服務生和飯店清潔的工作，為了我掙學費、制服費、畢業旅行費、生活費。這

幾年過去，她憔悴不少，頭上也多了許多白髮。 

    今年高中畢業，我想先找份工作來分擔母親的辛勞，且家裡也無法負擔大學的學費。 

    而工作還沒找到，噩耗卻先傳來。 

    母親被診斷出惡性腫瘤，發現時已是末期。三個多月後，母親在醫院離世前，父親終

於出現了。 

    這是這八年來第一次三個人重聚，也是最後一次。 

 

第二章 

    「前往千谷市的旅客，請從 B6 登機門登機......」 

     我正在搭機前往父親這幾年工作與居住的地方：千谷市。一個眾多高山環繞下的寒冷

小城。 

     對於未來的生活，我毫無頭緒，而對千谷市的印象，便是當年父母爭吵最常提及的地

方...... 

    「你去這麼遠的地方？！把我跟小坤獨自留在這你捨得嗎？要做氣象研究為何一定要

跑到那麼遠的地方？在你心裡我們倆始終比不上你所謂的『研究』嗎？！」母親哭著說。 

    「我是去工作，又不是都不會回來。再說，這個機會很難得，千谷地區的氣候異常是

學界一直很重視的問題，這次我能入選當地的考察團隊，一直是我爭取許久的目標。在那

的薪水也比我現在在學校兼課的收入高。為什麼妳就不願意支持我？」父親回答，看來母

親的眼淚並沒有換得父親的轉念。 

    接著是無止盡的嘶吼與哭泣，伴隨物品摔落地的聲音，「砰」一聲，父親甩門奪門而

出...... 

    「各位旅客,我們即將抵達千谷市，請記得您的隨身行李.......」機上廣播把我從童

年的噩夢回憶裡喚醒，醒來摸了摸臉頰，臉上還流著幾滴溫熱的淚珠。 

    來接機的是父親，那個曾經離我與母親而去的男人。從機場開車到他工作的觀測站大

約要一個半小時，一路上他講著自己的工作，他這八年來在這的一切。他希望我現階段先

在他的觀測站裡幫忙，明年再來想讀大學的事，順道問了我這幾年的生活。我大多是看著

窗外，沉默或隨便應個幾句。 

    「我知道自己是個不盡責的爸爸。當年跟你媽媽離婚，這幾年在異地工作沒有盡到照

顧你的義務，也不知道你和你媽媽過的是那樣的生活......」他突然轉了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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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媽媽又是個不喜歡求人的人，即使已經沒錢了，還是堅持自己養活你，沒有向我

求幫助過，而我的工作又在這麼遠的地方，最後她累到身體都出了問題.......，這是我的

錯......，那時沒能關心到你們，讓你過好點......」父親講著講著似乎哽咽了。我不明

白既然他現在那麼後悔，那這八年來怎麼對我們母子不聞不問，對於他的坦白，我仍舊選

擇了沉默。 

    很快的，觀測站到了。位在海拔一千多米的山腰上，這裡的溫度比剛到機場時更加寒

冷。進去後，他向我一一介紹他的同事們，然後帶我去我的房間休息。 

    父親是考察團隊中的氣象學家，千谷地區的異常暴風雪和異常氣壓值一直是政府頭痛

的問題，於是當年選派了一批團隊到當地駐點探察，父親就是第一批團員之一。而當地的

災情消息多被政府壓下，新聞鮮少報導。但聽父親說，離這觀測站兩公里外在十幾年前原

本有一小村落，但一場異常暴風雪，造成五十多人罹難，無人生還。 

 

第三章 

    陽光從窗戶透了進來，這早晨的陽光也是挺溫暖的，與我昨晚初到千谷的天氣有不小

的落差。昨晚因長途搭機的疲憊，我沒放太多注意在房間和週遭，倒下就睡著了。 

    我的房間雖然小，但家具還是挺齊全的，床板、書桌、暖氣狀態都算良好。書桌上放

了一個相框，上面是父親跟一位陌生男子的合照。令我有些訝異的是，那名男子也穿著考

察團隊的制服，但昨天父親在一一介紹同事時並沒有看到這個人。「大概是昨晚他剛好不在

吧！」我沒有想太多，梳洗後便前去用早餐。 

    員工餐廳有專人為這裏的人準備三餐，其實挺豐盛的，但我實在是沒什麼食慾，自從

母親生病過世到現在，我也消瘦了不少。 

    「小坤，這一年你就好好休息，這幾年你辛苦了了齁!現在各個大學應該都開始上課了，

休息一年明年再來想讀書的事也好。有什麼問題都可以跟李伯伯講，不用客氣!」開口的是

坐我對面用餐的李伯伯，他跟父親一樣是當年第一批來這考察的團員之一。 

    「好的,謝謝李伯伯。」李伯伯跟父親不同，外在內在都給人很慈祥溫暖的感覺。 

    今天父親有事到市區裡去，委託李伯伯帶我熟悉一下環境和要在這幫忙的事務，大概

就是在這打打雜、處理一些簡易的文書工作，並不會太繁重。 

    「小坤，以後這個位置就是你的了，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問我，或者問旁邊的珍妮姐。

還有呀，盡量不要自己一個人在山上亂跑，山上的天氣...比較危險，可以的話還是盡量待

在觀測站裡。要下山到城裡買東西，我和你爸爸都能載你去。」李伯伯帶我看完環境後，

態度轉為嚴肅地告誡我說。 

    一整天過去，今天需要我做的也只有影印幾份文件。整天坐在辦公桌等人交代工作還

是有些乏味，我開始翻閱放在櫃子旁看似要當成廢紙丟棄的資料，有張紙條吸引了我的目

光....... 

    「這次的暴風雪過後，目前沒有造成人員傷亡。這種千谷地區的小範圍暴風雪的發生

頻率還無法預測，但已經可以歸納出常發地區。據一名目睹這次風雪的當地居民表示，他

在風雪快發生時看見一名陌生年輕的白衣女子往山上走去，推測該女子應為遊客，目前仍

未有遊客走失或發現遺體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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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字是手寫的，紙已泛黃，看起來應是觀測站員工所留下，也是我第一次從父親外

的來源獲知千谷暴風雪的訊息。這八年來，父親都是待在這樣危險的地方因而對我們不聞

不問嗎？ 

 

第四章 

     晚餐過後，剩下的就是我自己的時間了，晚餐很豐盛，有牛排、烤雞腿、馬鈴薯沙拉。

不禁想起以前母親仍在世時，雖不會有這麼高檔的食材，但她的手藝總會把平淡的食物變

為最美味的料理。想起以前跟她兩人一同用餐的時光，眼眶又有些濕潤。 

    「去運動好了，幫助消化，也能轉換些心情，反正整天悶在室內也不好，不如去外面

散散步。」我這樣告訴自己。 

    父親此時還未回來，現在去外面散步，回來時正好可以詢問有關下午那張紙條的事。

決定好後，我穿好衣服後便出門散步。 

    我並沒有忘記李伯伯的話，所以只打算在附近繞一繞便回去。出門時對了對時間，晚

上六點三十八分。儘管時間仍不算太晚，但可感覺到晚上的寒氣已有些難承受，寒風吹來

已經不能用冷來形容，像是一根根冰針刺在臉上，兩頰都快沒了知覺。觀測站幾乎是這山

區中唯一的建築物，到了室外，我只看到初冬覆蓋的雪地和在遠方無止盡環繞的山巒。觀

測站在這自然的白雪世界中顯的特別突兀，一棟六層樓高、外面放置各式雷達、氣象儀器

的現代建築就這樣赫然闖入了白色的原始世界。 

    這附近並沒有路標或特別的標的物，若沒有突兀的觀測站，那我想在這整片白色的世

界中走到迷失方向也不是件奇怪的事。走路的運動量有些不夠，我開始小跑步，也順便能

暖暖身子。已經好幾個月沒這樣活動筋骨了吧？記得以前都有每天慢跑的習慣，三四個月

沒運動了，希望體力沒變差才好。天氣愈加惡劣，我想這樣運動量也足夠，是時候該回去

了，看了看時間，七點四十五分。轉身準備回去，令我大感驚訝的，我只看到一片白茫茫

的雪地，怎麼樣也看不到原先那棟醒目的建築物!我很確信自己剛剛在慢跑時眼角餘光都有

留意測站的方向，以免自己迷失方向。「大概是風雪變大了，影響了視線而已，我應該還是

在測站附近。」我先冷靜下來告訴自己。四處都是白茫茫的雪地和高山，附近並沒有能做

為參考點的事物。我繼續在附近走著，試圖在這已模糊不清的視野中找尋測站的蹤影。 

    風雪越來越大，我開始知道自己已是沒有方向地亂走。想起口袋內的手機，打給父親、

李伯伯、珍妮姐，都打不通，這裡根本收不到訊號阿!難道我就要一個人迷失在這白色國度

了嗎...？風雪的強度已經快超越我能負荷的極限，身體越來越無力，雙腳的僵硬感使我無

法再行走，頭越來越重，眼睛也逐漸睜不開，媽媽，我就要去找妳了嗎...？ 

 

第五章 

    記得是升小一的暑假，爸爸跟媽媽帶我去遊樂園。「爸爸!媽媽!我想吃那邊那家冰淇淋

可以嗎？」「好，小坤乖，給你五十塊，去那排隊買，爸爸跟媽媽在這等你」爸爸給了我錢

要我去買，可正當我興高采烈買好冰回來找他們時，他們的身影早已消失在茫茫人海裡。「爸

爸!媽媽!你們在哪裡！」焦急的我開始哭了，無助又慌亂。突然一雙手一把抱住了我，「媽

媽跟爸爸在這!小坤不怕!」是媽媽還有爸爸的聲音，三人緊抱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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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的回憶是夢嗎？我現在死掉了嗎？睜開眼，視線好模糊，隱約看到一個女生坐在

我面前，只看的出她穿著白色衣物，皮膚相當白，五官和輪廓完全看不清楚。難不成現在

也是夢嗎？這位女子，是來接我上天國的嗎？她似乎在打量著我，我躺在地上，連開口問

她是誰的力氣也沒有。她用她的手，摸了我的臉頰，拭去我臉上的淚水，終於開口：「人的

眼淚，是有溫度的嗎？」她又重覆了一次：「人的眼淚，是有溫度的嗎？」她的聲音聽起來

憂傷，又帶有幾分疑惑。難不成是她救了我嗎？我想開口，卻沒有力氣...... 

    「小坤!小坤!你終於醒啦!昨天不是還千交代萬交代你不能一個人亂跑嗎！怎麼不聽話

呢？」這是李伯伯的聲音。我看了下四周，這是我的房間，床邊坐著父親和李伯伯。 

    「昨天晚上我一回來，李伯伯就焦急地說你不見了，我們倆四處找才發現你倒在觀測

站後門不遠處。」父親說。「以後不能再隨便自己一人出去了!知道嗎!這裡的天氣真的不是

開玩笑的。」父親的語氣聽來有些生氣。 

    「好啦!先讓他一個人休息，今天你就在房間好好歇著，先不用上班好了，現在應該還

沒什麼力氣吧。」李伯伯緩頰說。 

    「好，對不起，我知道錯了，昨天是我自己亂跑出去散步，以後我會注意的。」向爸

爸和李伯伯解釋完昨天為何會出去後，他們便留我一人在房裡休息。昨天果然是夢吧，那

個穿白衣的女生是我昏下時夢到的吧！我開始思考那句話的意思，到底為什麼會夢到這麼

奇怪的場景呢？ 

    白天一整天，我都在想那名白衣女生的事，雖然畫面很模糊，但仍記得她摸我臉頰、

拭去我淚水的感覺。那觸感很冰冷，像被冰雪滑過般。我想到了昨天下午在紙條中提及的

白衣女子，一樣是風雪中，一樣身著白衣，一樣是年輕女性，這個巧合不禁讓我毛骨悚然。

「一定是因為昨天下午看了那紙條的關係，所以晚上散步失溫暈倒時才做了這樣的夢。對

的，一定是這樣的！」我為自己得出這樣的結論。 

    晚餐時間，我與父親和李伯伯同坐一桌用餐。 

    「小坤，身體還會不舒服嗎？」李伯伯問。我搖搖頭。 

    積了一整天的疑問，我把紙條的事向他們提了出來。起初父親和李伯伯並不明白我的

意思，直到我走去昨天的櫃子把紙條拿了過來。這時父親和李伯伯沉默了許久，原以為是

因為白衣女子的事，但並不是。 

 

第六章 

    「這張紙條是八年前我們一個同事寫的。」父親開口。 

    「大家叫他孫哥，是我的高中同學，也是我一直以來最好的朋友，他跟我一樣熱衷於

氣象。那時，考察團隊招人的訊息一出，就是他邀我一同來的。我、孫哥、老李八年前一

起到這工作，一起來調查千谷異常暴風雪。很快的，我們剛到後不久，就發生了一起小型

的暴風雪，那張紙條應該是孫哥他調查後準備寫的報告。可是當時沒有人相信受訪居民所

說的話，只有孫哥相信可能真的有遊客受困。派遣搜救隊去搜尋那名白衣女子的申請也被

駁回了，孫哥他那時很氣，隔天就自己穿好裝備出去找，沒想到就遇到更大的暴風雪...

就發生憾事了，那時動員了大批搜救隊也沒能找到他...」父親罕見地說了這麼多話，神色

有些凝重，我都不知道原來父親背後有這段故事。現在終於知道書桌上相片中跟父親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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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原來就是孫哥。 

    李伯伯接著說：「自從八年前小孫那場意外，你爸爸就更致力於要找出暴風雪的真相，

畢竟這算是小孫他生前的心願。更不用說連小孫他自己也是死於暴風雪的。這八年來，你

爸爸幾乎都把心放在研究上，可是卻苦了你跟你媽了......」聽完我總算暸解為何這八年

父親都在這裡工作而幾乎沒回來探視我的原因了，但即使如此，八年來所造成的缺痕，也

不是這麼容易就能抹平的。 

   原只是想問問紙條上白衣女子的事情，沒想到卻因此得知如此沉重的事。這一整晚，我

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絲毫無法入睡。八年來，父親因為朋友的生前理想，而把自己全奉

獻於研究跟考察上，可以理解他這八年來的辛苦和壓力。但那我和母親呢？難道我們就是

可以先被犧牲的嗎？自從他們離婚後，我們過的日子又何嘗不困苦？想起母親當時總是比

我早起，比我晚歸，幾乎沒有休息的時間，日日夜夜，都必需為了家裡的生活費苦惱，想

到這裡，還是不能完全原諒當時父親無情的離去和八年來的不聞不問。 

 

第七章 

   日子一天天過去，我也開始習慣這裡的工作和生活。父親在我辦公桌旁的書櫃放上了一

排書，說我在沒被交代工作時可以看，他要我這一年還是想好自己未來大學想讀的方向，

雖然是這麼說，但我現在根本沒有頭緒，高中時我根本沒想過要讀大學，成績也不好，只

想趕快畢業出來幫忙分擔母親的辛苦。下半年才會陸續有各大學的申請，還有一段時間可

以煩惱。 

    假日父親都會載我到市區逛逛，千谷市中心雖然小，但百貨公司、電影院、賣場之類

的還是有的，至少跟觀測站那種鳥不生蛋的地方比起來，市區還是有意思多了。 

    沒有交通能力的我，在這種地方還是相當不方便。這裡到市區沒有公車或其他大眾運

輸工具，唯一的方式就是開車前往。這樣不僅工作上我沒辦法幫忙到市區買東西，假日也

一定要麻煩別人載才能到市區逛逛。跟父親商量過後，他同意教我駕駛汽車。 

    在一週的練習，與接下來一整週每天父親陪同我市區、觀測站的路線來回後，他終於

放心讓我一人獨自駕駛，但條件是出發前一定要經由他的同意，並且只能開到市區，不能

開到山上其他地方。 

    「珍妮，今天有一些信件需要麻煩你到市區的郵局去寄。然後傳真紙和一些用品可能

也得麻煩妳去買了。」坐在珍妮姐對面的同事交代著。 

    「好的，沒問題。」珍妮姐回應。 

    「珍妮姐，讓我去就可以了，妳這邊還有工作要忙，我去就好了。」聽到有這個機會

能讓我自己開車去市區，我眼睛一亮，於是自告奮勇。 

    「小坤？你可以嗎？你不是不久前才學會開車嗎？」珍妮姐有些遲疑。 

    「放心，我會好好開，也會跟爸爸說的。就讓我去吧。」 

    看到我篤定的樣子，珍妮姐還是同意了，她把信件、購買的清單、還有公務車鑰匙交

給了我，並提醒我一定要小心，告知父親並且獲得同意後，我終於可以嘗試一人開車到市

區了。 

    開下山到市區大概需一個小時的車程，現在才中午，應該能在天黑前回來。發動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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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便照著熟悉的路線出發。路上的景色相當單調，只有一條不顯眼的山路，與兩旁稀疏的

針葉林樹木，沒有房屋，也沒有任何人的蹤影。 

    開著開著，一個景象使我愣住了。旁邊的樹林裡似乎有一個女生的身影，雖然不大清

楚，但我很確信那是人的身影。我趕緊把車停下，下車往樹林走去。 

    「有人在那嗎？」帶著點害怕，我鼓起勇氣地問。沒有人回應。 

     咻一聲，我聽到了樹林裡疑似有人跑過的聲音，我趕緊依聲音的方位追了過去。看到

了，是人影沒錯，又是那身穿白衣的女生。我的直覺告訴我她就是那天我在大雪時暈倒看

見的女生。 

    「等等!那天是妳救了我嗎？不要跑了好不好！」我邊喘氣著邊說。 

    前方的人影停住了，她沒有回話。她轉過身，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她的容貌，雪白的肌

膚，標緻的五官，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這麼美麗的女子。她示意我站在原地，手一擺動，寒

風呼嘯而過，雪花降下，一片又一片，沒多久身旁的樹木全被白雪所覆蓋。看到這景象，

我呆住了。 

 

第八章 

    「雪花孤獨而美麗，凡人群聚卻醜陋。你快走吧，我跟你本屬不同世界。人們不信我

的存在，遇見我多沒有好下場的。」她終於開口。 

    難不成她就是傳說中會出現的雪女？沒想到雪女真的存在。 

    「上次為什麼要救我？」我問，我並沒有聽她的話走掉。 

    她沒有回答，準備轉身而去。 

    「誰說人類都不信你的存在，我就相信阿!妳救了我的命，我不能就這樣什麼都沒問清

楚就讓妳走掉!」我繼續說。 

    她轉身停住了，轉而拉起我的手，示意我跟著她走。穿過層層樹林，映入眼簾的是一

幅令我吃驚的景色。白色高雅的房屋，旁邊有溪水和瀑布流經，坐落在山林圍繞之中。看

起來這美麗的地方就是她的家。 

    她帶我進去，裡面的家具擺設與一般人家中無異，差別是一切都是冰磚雕砌成的。 

    「因為感覺你不一樣。」她開口。 

    「那天見你倒在地上，流著熱淚，你的眼淚如同能融化我掌中的雪。你似乎為什麼事

真心地流淚著，我沒有過這種體會，好奇而救了你。」她接著說。 

    我把那天夢到小時候與父母一同到遊樂園遊玩的事告訴她，並說了自己為什麼來到千

谷，還有自己對過世母親的想念。 

    「這就是人類的『親情』嗎？重要到可以用真心流下溫熱的淚水。」聽完後，她問。

我點點頭。 

    「人類的感情，真是複雜。我見過的人類自私而愚蠢，你似乎不一樣。」她說。 

    「我叫小坤，那你有名字嗎？」我問。 

    「名字？那是什麼？」她有些疑惑。 

    「名字就是人與人間，或朋友間的稱號，不如我來幫妳想個名字吧。」我回答。 

    「就叫妳淇好了，這是我幫你想的名字。」我說。不知為何，突然想幫她取這個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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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字寫在地上給她看。 

    「淇嗎？好，我的名字是淇。」她笑了，這是我第一次見她笑。 

    想起紙條上提到的白衣女子，以及暴風雪的事。想一想會不會是跟她有關，我還是忍

不住把疑問向她全部提了出來。 

    聽完，她神色略顯憂傷，暴風雪的事她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至於當年的白衣女子可

能是她沒有錯，畢竟這裡除了她應該沒別的雪女了。她只知道，自從她有印象以來，她便

是一個人孤獨地在這山區生活著。 

    「雪花雖美，卻能致人於死。多年來我獨自在這生活著，有印象以來，附近總會發生

暴風雪，看人們被雪海吞噬。而我在風雪中安然無事，我明白自己對人類來說就像暴風雪

一樣危險。」她說。 

    「哪會？妳不就救了我的命嗎？妳怎麼會危險？」我說。 

    她又笑了，她的笑容很美。「時候不早了，你也該回去了吧？」她說。 

    阿!這時我早就把要去市區辦的事忘的一乾二淨，匆匆向她道別，我準備要離去。 

    「小坤!那我是你的朋友嗎？」離開前她叫住了我。 

    「當然!」我肯定地說。 

    那天去完市區回到觀測站，還是被問了怎麼那麼久才回去，我隨口編了個理由說自己

肚子餓所以在市區吃過飯才回來，父親也就沒有多問。 

    回到房間，我滿腦都還是想著雪女的事。想著淇的樣子，我在紙上畫了一幅她的畫。

小時候母親是我最常畫的人，每當我畫好她的樣子給她看時，她總會先稱讚我，一邊開心

的笑著。這是我第一次嘗試畫母親外的女性，我很謹慎地畫著，總算是畫完了。話說回來，

雪女、異常暴風雪，來到這裡後實在遇上太多奇特的事了。 

 

第九章 

    隔天下班後，我編了個理由告訴父親自己還想開車到市區一趟，他雖有些困惑，但還

是答應了。 

    我循著昨天的路線，開到昨天停下車的地方，再憑自己的印象穿過樹林，走到那美麗

的房屋前。原來她早就站在門邊等我。 

    「妳怎麼知道我來了？」我驚訝的問。 

    「我是雪女，週遭的風聲、雪聲、氣流的變化我都能感應的到，你開車來的一公里外

我就知道是你來了。」她稀鬆平常地說。 

    「這個給妳。」我把昨天為她畫的畫遞給她。 

    「哇!好美啊!」她又難得的笑了，看見她笑，我就放心了，至少她是喜歡的。 

    這一天，她帶我在山上四處遊歷。明亮的月色照在皎潔的地上，雪地上閃著皎潔的月

光，相互輝映著，實在美麗。她帶我到頂上的山崖，往遠處眺望，山嶽一層層環繞，而下

方的山谷被冰河壯麗地雕刻，好似一幅畫一樣，她一拂袖，千片、萬片的雪花紛飛落下，

這是我來到千谷後第一次見到這樣的美景。時間彷彿在此刻止住了。 

    離去前，她開口：「小坤，這在內心暖暖卻又不捨的感覺，就是人們所說的『感情』嗎?」 

    她的話有些讓我吃驚，我低下頭，雙臉脹紅。「應...應該是吧...」我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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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之後，我一有機會就會爭取開車外出來找她的機會，更不用說假日的自由時間了。

有時她帶我在山上四處遊走，說著自己見過的種種。有時她帶我進房子裡，單純聊著，她

聽我述說童年的回憶、過往的一切，雖然她時常表現出疑惑，但總是認真的傾聽。遇到她

後，我也開始笑了，自從母親去世，好久沒有真正開心的笑過了，這些日子讓我忘掉之前

的悲痛。直到那天...... 

    那天是假日，我依往常的路線開車前去找她。那天天氣有些不對勁，外面似乎正颳著

風雪，我不以為意，繼續開著車照著路線前進。下了車，迎面而來的風雪比剛剛更加強勁。

意外地，淇今天並沒有在門口迎接我。 

    「淇，妳在嗎？」我往屋內問。 

    風雪越來越強勁，我開始站不住了，我試圖想躲進屋內，可風實在太過強勁，我完全

無法抵擋。 

    「淇，妳在那嗎？」我重覆地問。 

    「你就是讓那個女人墮落的人類吧？」來自一個不熟悉的聲音，不是淇的聲音。 

    讓我驚訝的，出現在我面前的，是跟淇一樣身穿白衣且皮膚白皙的女人，但不同的是，

她給人的感覺兇狠，跟溫順的淇不一樣。難不成，她跟淇一樣是雪女？ 

    「人類都是自私又貪婪的，同為雪女的她，竟然因你而墮落，今天就讓我來殺了你們，

替我曾被人類欺騙的伙伴們報仇。」說完，她把淇拉了出來，她全身被綁上冰做成的鍊子。 

    「小坤!不要管我了，快點跑!」淇哭叫著。 

    「難不成，這附近的暴風雪都是因為妳造成的？」我向那兇惡的雪女叫著。 

    「沒錯，十幾年前，自私的人類一而再再而三破壞了我居住的地方，人類只想到自己，

只想到建設和利益。於是我開始不定時製造暴風雪，讓人類付出代價。前陣子竟然讓我發

現這女的竟然跟你這人類要好，這是雪女的恥辱，你們都得死。」她的話語中帶著憤怒和

怨恨。 

    說完，她一揮手，天上的雪花融合成了一柱冰錐，朝著我飛來。 

    「小坤，危險!」我還來不及反應，淇奔了過來，擋在我的面前。 

    「阿！」我聽到淇慘烈的叫聲，冰錐穿過她的腹部，她倒在我的懷裡，鮮血不斷留著。 

    「淇!淇!妳沒事吧？」我哭喊著。這一刻實在發生的太過突然，我還在震驚之中。 

    「哼!愚蠢的女人!為了人類做到這種地步，反正你們都得死，接下來就換你了。」兇

惡雪女接著說。 

    我想起以前看過的故事，雪女最怕火，想到車上應該有放著備用的汽油，我趕緊往停

車的地方衝去。「還逃!」她在後面邊追著邊說。一衝到車上，我趕緊拿起前座放的火柴盒

還有後車箱放的汽油。她往我這靠近，邊說：「逃不掉了吧！你們人類最後都該是這個下場

的。」我立即打開汽油瓶的瓶蓋，往她身上一澆，點了根火柴棒往她丟去。烈燄大火迅速

燃起，「阿!」她的身體伴隨著淒厲的慘叫聲被大火所吞噬。 

    我趕緊跑回淇的身旁。「淇，妳還撐的住嗎？我們趕快去醫院...」我一邊哭著說。 

    「不用的，小坤。這是我的宿命，但我不後悔。認識...認識你很開心，我第一次知道

心暖是什麼樣的感覺。」淇用她微弱的聲音說著。 

    「妳別再說了...妳不會有事的，走...我們去醫院...」我繼續哭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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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你若看見雪花紛飛，那便是我對你的思念。謝謝你，讓我明白了心的溫度...」

還沒說完，她在我懷裡闔了雙眼，不再說話。 

    「淇!」我不停哭喊著，一根根冰刺，插進最深的心坎裡，好痛好痛，這種失去重要的

人的感覺。 

 

第十章 

    我坐在教室裡，一個人望向窗外。冬天就要到來了吧？ 

    離開千谷回到家鄉已經半年了，自從那次的事情後，千谷的暴風雪就沒再發生過了，

經過數個月觀測，確定該地區的氣壓與氣候狀況正常後。政府也暫時解散了父親在千谷的

考察團隊，而父親也在家鄉的一所大學找到了教職。而我，現在是大學一年級的學生了，

主修的是大氣科學。 

    「同學，我們今天要講的是暴風雪的成因。暴風雪的天氣系統，稱為溫帶氣旋。溫帶

氣旋是一個低壓系統，風向呈逆時針旋轉，中心氣壓很低，風力可達颶風程度，並帶來持

續降雨及降雪，有時更會出現風暴潮...」台前的教授講述著。 

    「下雪了欸!」旁邊的同學們看著窗外飄落的雪花開始議論紛紛，畢竟，下雪在這個城

市並不多見。 

    我也望向窗外，雪花紛飛。第一次與淇一同在山崖賞景，見的雪花，似乎也是這種樣

子。但，一樣的雪，人事已非。 

    「雪花紛飛，那便是我對你的思念。」想起她的話，心裡有種暖暖的，卻又酸酸的感

覺。 

 


